四十一炮读后感
贾均山
我第一次听说莫言，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作品大卖特卖，作品被拍成了电影电视，这一篇是我第一次接触莫言的作品。
《四十一炮》据莫言自己说是一部长篇小说，洋洋洒洒三十万字，长短不一四十一节，那个炮孩子讲着讲着故事就完了，而越往后越不像了故事，像什么？像痴人说梦，像胡言乱语。我没有研究过文学的专业特征，更不懂得小说的基本结构和理论体系，在我并不算丰满的阅读生涯中，我渐渐地感觉到文学之吸引人，往往在于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无限性，这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都无法达到的高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罢了，肯定是错觉！而小说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了，它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雅或俗，或真或假，真个是足以完成一切让你想都想不到的任务，把任何一个愿意阅读的读者带入忘我的境界和体验！
 我想，《四十一炮》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在诞生之时是达到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目的的吧！什么目的？诉说吗？滔滔不绝，明暗两线甚至三线；时断时续，来去穿插无缝衔接。可是那种没有尽头的诉说欲望能随着有限的字数和结束的故事而就此终结吗？我想不是的，所以作者的意图和目的究竟有没有达到，对外人来说终究是个谜！
有人说，莫言是因为抹黑中国的农民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如千千万万的人在受了一种我不敢妄加评判的教育之后会觉得白纸上面的几个黑点即是丑恶，从而忘记了喜怒哀乐才是是人生百态一样。我多多少少也是那样的人吧，即便再努力去纠正，也难清长期积累之毒，所以一种自视有效的自我救赎势在必行，也在不断持续。
四十一炮，本应惊天动地，至少震耳欲聋，可月明星稀，炮弹乱飞，爆炸和不爆炸似乎产生了一样的效果，给人感觉有一种不了了之的嫌疑。在炮孩子的句句实话里面，我们似乎看到了很多东西，改革的变迁、人性的裂变、真假善恶美丑、黑白好坏虚实，那是一个万花筒，那是一个大染缸，那是我们的族类在国家发展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命运，是我们祖辈、也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简直在那虚与实的场景、真与幻的言语中看到了太多太多。可当炮孩子合上他的大嘴之后，我们看到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着自己的命运，那借来或者买来的书将回到书架，回到角落，或是等待下一个读者，或是永久地封存，我们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一切都是胡言乱语，一切都是莫言和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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